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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晴空万里，机场周围回响着战机滑

行时发出的轰鸣声。

驱 鸟 兵 王 轩 紧 握 着 手 中 的 驱 鸟

枪，帽檐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黝黑

的脸上流下一道道汗水。

“2 号机棚后，高度 50 米盘旋着一

只隼！”王轩突然拿起对讲机报告，又迅

速装填驱鸟弹。我顺着他说的方向看

去，眼中还是只有那一片蔚蓝的天空。

王轩果断扣动了扳机。“嘭！”光弹

直奔目标区域。光弹产生的光亮将高

空中的隼驱离，我这才捕捉到天空中

一个“黑点”正向机场外移动。与此同

时，对讲机传来提醒：“各点位注意，飞

机加力起飞！”王轩更加紧张地观察着

航线上空的鸟情。

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的轰鸣声远

去，王轩神情才终于放松下来。

“鹰隼活动的高度比普通鸟要高，

而且它们为了捕猎常借助高空气流盘

旋……”王轩耐心地给我解答。

我恍惚间又回想起他刚才沉稳的

身影，忍不住赞叹：“驱鸟兵的眼睛是

‘千里眼’啊！”他一愣，随即腼腆地笑了

笑。我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战士只是

个“00后”。经过风霜烈日的磨砺，王轩

看起来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战机升空后的短暂间隙，从早上

6 点就进场忙碌的驱鸟队战士们才有

了片刻休息时间。王轩和战友们背

起驱鸟枪弹，朝跑道边走去。王轩稍

稍驻足等我赶上，又解释说：“这片区

域的一草一木、高坡低洼，我们都走

遍了，夜航还要摸黑走，走熟了自然

就快。”

“干这行久了也有职业病，总是能

听到一些旁人听不到的鸟叫声，忍不

住多看两眼旁人注意不到的鸟影。”王

轩对我说，“别看我们拿着枪，但里面

的驱鸟弹是不会伤害到鸟儿的。我们

驱鸟兵知鸟爱鸟，经常跟鸟类打交道，

和鸟儿共享这片蓝天。”

休息时，王轩赶紧扒拉两口饭，他

必须在这批飞机返航降落前赶回战

位。

过了一会儿，一辆发出刺耳声波

的驱鸟车缓缓朝我驶来。驾驶员冷帅

停车喊道：“张记者，我捎你一段吧。”

我坐上驱鸟车，车载驱鸟音响循

环播放。冷帅驾驶驱鸟车沿着机场草

地缓慢行驶，密切观察着跑道周围的

鸟群动态。

4 年前，冷帅大学毕业后入伍，成

为一名驱鸟兵。由于出色的学习能力

和稳重的性格，他平时除了在点位上

完成驱鸟保障，还要操纵车载装备提

前清场，在飞行间隙给其他点位输送

弹药。飞行频次多的时候，他一天要

驾驶车辆近 7 小时，巡场上百公里。

“其实驱鸟专业性很强，系统学起

来不亚于大学里的一个专业。我们需

要同时了解掌握动物学、生态学、仿

生学等等一系列知识。现在我们还

有新式的驱鸟装备，既保证了战机安

全，也不会伤害到鸟儿……”谈 起 驱

鸟专业，冷帅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也

从这个憨厚的大个子眼神中看到了

泛出的光彩。

走上塔台，我看着战机一批批降

落，席位上的官兵个个神情严肃，房间

里只有指挥员和对讲机的声音。

窗边，驱鸟队队长焦傲正举着望远

镜，朝战机降落的方向注视着，鸟情从

手中的对讲机里接二连三地传来。针

对不同情况，他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驱

鸟队的工作才告一段落。驻足在塔台

前方的草地上，我看到了沿着飞机起

降线整齐列阵的驱鸟兵们，以及他们

脸上自信的笑容。

那一刻，这些护卫战鹰安全的驱

鸟兵，仿佛永远朝可能对战鹰产生威

胁的方向挺立着，把最美的身影留在

了战位上。

走近机场“驱鸟兵”
■张毓津

插图：唐建平

记者心语：人生在勤，且行且思。

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点。清明

之后，气温回升，一群群燕子从南方飞

回，时而盘旋低飞，时而衔泥筑巢，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边防连官兵都喜欢生机勃勃的春

天 ，更 喜 爱 这 些 成 群 结 队 的 小 鸟 。 每

当 从 连 队 出 发 去 草 帽 山 驻 哨 ，老 兵 都

会 鼓 励 新 兵 们 像 燕 子 一 样 互 相 依 靠 、

共 同 成 长 。 彼 时 ，新 兵 谢 东 还 未 曾 理

解其中的深意。经历过冬季的驻哨生

活归队后，他才愈发懂得了“守哨就是

守家”的含义。

知道在孤寂的雪山守哨不容易，第

一次上哨时，谢东早早做了心理建设，却

没承想，其中艰苦远超自己的想象。

从哨所到山上的观察哨楼有一段两

公里的执勤路。这个距离看似不远，秋

冬季节却因结满了冰而异常难行。爬上

哨楼必须一边紧抓栏杆，一边在冰道上

小心翼翼地挪动。短短两公里，需要走

一个多小时。

在齐腰深的雪里趟路上哨，只是谢

东的第一步。更让他一时难以适应的是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单调生活，

交通不便、物资供应慢的困难，以及每年

3 个月大雪封山的孤独……谢东心中热

血军旅生活的种子刚刚破土发芽，便被

东北刺骨的寒风冻蔫了。

哨所冷清，战友们便加倍用善意与

关怀温暖彼此。班长杨尚林很快发现了

谢东的失落。这一天，他悄悄在谢东的

座位上放了一本哨所“家谱”，“家谱”中

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那本每页都印有燕子图案的“家谱”

上，记录着从哨所创建到现在一代代官

兵的奋斗足迹。谢东没想到的是，自己

的照片也已经被贴在了上面。

这张照片是谢东第一次跟随班长上

哨时拍的。崎岖的山道披着皑皑白雪，

班长和他的身影隐没在风雪之中。身后

的脚印，已被积雪掩埋，远处的哨塔静静

屹立山巅。

再打开那夹着的纸条：路虽远，不行

不至。希望你能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持

之以恒，不畏困难。

初上哨的苦寒萦绕心间，“家谱”上

那一张张连队前辈们肩扛手抬搞建设的

黑白影像打通了时间的隧道，班长的话

如同一束光带着谢东走出迷惘，让他原

本冷寂的心逐渐变得温热起来。

一次守哨期间，连队通往哨所唯一

的桥断了，运输给养的巡逻车在涌动的

冰河前也无能为力。在众人犯难之际，

谢东急中生智对班长说：“咱们哨所的

‘家谱’里，有用麻绳传递物资的照片，咱

们也可以用麻绳做一个简易溜索，把给

养像缆车通过索道那样溜过来。”

谢东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几个人迅速找来了绳子，一头挂在河这

边的树上，一头绑在河那边的石头上。

大家协力把物资运送过河，随后又用小

推车推到哨所。一个人累了就换下一个

人，分组结对的战友们最终成功将一个

月所需要的给养物资运送到了哨所。

物资到位，战友们兴奋地与谢东击

掌庆祝，这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哨所集

体的温暖与团结。

如今的谢东已不再是一名带着迷茫

的新兵。那根用麻绳制作的简易溜索一

头系着哨所“家谱”，一头系着他，将他与

集体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边关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

眼之间，新兵经受磨炼成长为老兵，而老

兵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边关的夏天十分清爽，天空湛蓝，长

白山天池的水清澈见底，平滑如镜。中

士路通时常望着远处的天池出神。

路通的心事，哨所官兵都知道。

这个来自河南开封的战士，入伍之

后，不仅拿过区集训第一名，得过全旅狙

击手比武第一名，还在海岛上扎根驻守

过 3 年。翻开他的履历，满是海浪拍打、

风雪沁骨的坚守。

那年，路通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干机

会，这让他怎么能不遗憾呢？

副班长王攀不知道如何安慰，只能

在他的身边静静地陪伴。

沉 默 中 ，天 空 划 过 一 只 雄 鹰 的 身

影，那鹰飞得又高又远。王攀拍了拍路

通，指了指那鹰振翅远去的背影，讲起

了故事。

“以前有个人管我们管得严，常常给

我们讲老鹰把小鹰推下山崖教飞翔的故

事……那个人怕我们不好好练，跑步总

是跟在我们后面，追着我们……”

王攀说起往事，回忆在路通脑海里

一幕幕展现。

突然，王攀的话语一顿，正色道：“鹰

在中年时会不吃不喝，用变形衰老的喙

使劲击打岩石，直到长出锋利的新喙。

中年老鹰尚且奋发图强，你不过是 20 多

岁的年轻人，未来大有可为，怎么能因为

一点挫折就消沉下去？”

路通曾像老鹰把小鹰推下山崖一样

对战士严格要求。班里战士的各项训练

成绩都必须排在哨所最前面，所有的训

练课目也必须达到优良。

他也像老鹰爱护小鹰一样爱护战

士。每次巡逻，遇到危险和困难，他总是

走在最前面，为其他人遮风挡雪，传授他

们执勤技能……

记忆回到几年前，那时路通得知有

去全旅条件最艰苦的天池哨所守边的机

会，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到达长白山

天池的那一天，阳光越过一望无际的雪

山，照在白茫茫的冰面上。路通透过望

远镜远远地看到一只飞在高空的雄鹰。

寒风拂过他的面颊，他感到无比舒畅。

路通回想起当时踌躇满志的自己，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因为提干没有成功就

消沉。他抬头看看头顶的蓝天，依旧那

样辽阔，是时候要积聚力量继续振翅高

飞了……

伴随着雏鹰离巢，雄鹰奋飞，温暖的

天气很快结束，转眼间又到了大雪纷飞

的季节。

年关将至，家人们都牵挂着在边关

戍守的亲人。哨所官兵无论何时都不能

懈怠，只有趁着换班休息，才能给家人发

去信息表达思念。

此时，军嫂彭鸿珍的心情既紧张又

兴奋。结婚多年，她已经记不得度过了

多少个与丈夫两地分居的严冬了。这一

次，她赶在过年之前跨越千里山河，来边

防连队和丈夫范世宏团聚。

在通过林间小路时，彭鸿珍遇到一

只蹦蹦跳跳的狍子。“太可爱了”，她第一

时间拿出手机拍了下来，想团聚时分享

给丈夫。

彭鸿珍知道边防战士的任务有多么

辛苦和重要，所以她从不抱怨丈夫不能

回家团圆。她望着远处的天池哨所，想

着丈夫可能正和战友守卫在祖国边防的

第一线，心中充满温暖与自豪……

边
关
的
季
节

■
柯
青
坡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岁序更迭，梅花迎春。这是我搬到

小城新居后第一个新年。那天我在小

区边的绵江湿地公园漫步，蓦然发现梅

林成片、红英如霞。

绵江上游有座小小的东华陂。这

个水陂进入水利部公布的“人民治水·

百年功绩”治水工程项目名单。从东华

陂到绵江湿地公园，我在岁月的回响中

突然发现更为清晰的历史脉络，为此不

由想起两次寻访东华陂的往事。

第一次是 10 多年前，我还在报社

工作。那是暮春的一天，我来到江西省

瑞金市叶坪马山村，远远地就听到东华

陂的水声，在宁静的青山间回荡。管理

站的人员说，如今小水电站已经停机，

蓄水全部用于灌溉。正是因为有东华

陂的蓄水，沿岸的庄稼才能在春旱时节

旺盛生长。

东华陂邻近毛泽东曾住过的东华

山古庙。而陂和古庙的相邻，并不是简

单的时空组合。就像毛泽东故居与红

井相邻，这里自有历史的渊源。

叶坪，绵江河岸边的冲积平原，开

垦的田亩旧时称作“望天田”，就是没

有灌溉设施，完全依靠天然降雨的农

田。这种农田受气候变化影响大，当

地百姓很容易因为旱灾水灾而颗粒无

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成立后，当地灌溉问题引起中央政府

的重视。那年夏季，久旱无雨。毛泽东

来到东华山下视察灾情，与群众一起

寻找抗旱方法，带领大家建成了苏区

第一陂——东华陂。水车的吱吱声在

中华苏维埃田园响起，坚定了新生政

权兴修水利的决心。

前不久，我由于采访再次走进了

东华陂所在的村子，焕然一新的村庄，

让我感慨万分。在和村民闲聊的过程

中 ，我 再 次 听 到 了“ 红 军 陂 ”的 故 事 。

时光流逝，但村民对东华陂的感情并

没有改变，这段红军与百姓共同兴修

水利，保护农耕的记忆会在这里代代

流传下去。

立于水陂岸边，我仿佛看到当年红

军和群众共同筑坝的情景。水渠边的

条石，依稀可辨当初兴修水利的艰难和

决心。听老人们说，引古城河灌溉瑞金

城东北郊的七里段、沙子冈一带，是古

已有之的蓝图。东华陂像红井一样，是

当地群众长久的期盼，一直到无产阶级

政权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的期盼

才得以变成现实。

我在绵江湿地公园驻足，在岁月的

长河中蓦然回首。在绵江的上游，也是

在岁月的上游，这一座小小的水陂，贯

穿往来，陂水不息。人们铭记这一项水

利工程，正是出于饮水思源的情怀。这

座东华陂虽然小，却灌溉一方水土，养

育一方百姓，给这片红色土地带来了无

限生机与活力。每一串造福人民的水

声，都会继续在新时代回响。

忆 东 华 陂
■范剑鸣

12 个班级，12 条小路，每周一次的

山路冲锋，那是我独有的军校记忆。10

多年时光转瞬即逝，那座山，那片海，始

终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每当夕阳西下，一群群血气方刚的

战士，一个个初心笃定的青涩面孔，一

声声响亮的口号和山间呐喊，震颤了海

湾与山峦。12 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夹

杂在松柏和枫树之间，犹如袅娜的轻

烟，盘延向上。听班长们说，翻过这座

山，就能看到大海！我惊喜又紧张。从

小就喜欢大海的我，终于在绿色营盘圆

了接触大海的梦。可看着矗立在眼前

的这座大山，我不禁怀疑自己究竟能不

能跨越它、战胜它？

来不及多想，教员便下达了第一

组“前进”的口令。紧接着第二组，第

三 组 ……我们向着山坡发起了冲击。

跑到半山腰，我的步子变得沉重起来，

看了看身旁的战友，我们相互鼓励着，

挺过了第一关。正要休息时，哨声再次

响起……

筋疲力尽之后，我终于战胜了山

峰，也战胜了自己，感受到了攀登带给

我的激励和壮怀。我在山顶，眼前是大

海的无限风光。

人生路上，只要我们不否定自我，

困难和挫折就永远不会成为阻碍。那

座山，那片海，还有那 12 条小路已经成

为我的记忆，也一定有新的年轻战士正

在攀登。

勇于攀登
■卢胜君

塞罕坝的歌
■毕宽玲

我坐在你的身边

倾听了你心的呼唤

那是你爱的依恋

揉碎了那牵挂的碎片

把心放在沙漠流动的草原

憔悴的双眼

遥望着绿洲的画卷

塞罕坝的森林

轻轻响起热烈的掌声

那是开拓者的期盼

把汗水留给了沙漠

把沙漠变成了绿色的家园

一棵又一棵

种上青春的花朵

一辈又一辈

把绿洲接过

让天空湛蓝

让大地璀璨

向战场出发
（外一首）

■王方方

石头上的文字

隐没在苔藓中

你坐在车厢的最后排

看见泛黄的石榴花

又看见大片的芦苇

夕阳照着芦苇

泛起层层的波纹

你一遍遍把思念

藏在晚霞里面

生活流动着油画的笔触

波光忘却破碎的记忆

曾经，一切是那么美好

未来，一切是那么美好

露 营
用一只手牵着风，用一只耳朵

在云底，听雨的呼吸

崭新的星星，像一枚枚勋章

闪耀在海水中

我的身后，松涛上升

海水消隐，露出的野花和盐粒

像浴火的铁，不知要跋涉多少风险

才能返回曾经的宁静

逆风的鸟，是打进树影的补丁

行军经过了一半

脚下依然明亮

帽徽上的月光荡漾

像反复掀动大海的潮水

星辰和兵器

安安静静在等待

鸟鸣揭开黎明


